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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初现，一缕阳光透过薄
雾，洒落在兴国筲箕窝集结待命
的兴国模范师队伍上。嘹亮的集
合号角划破黎明的宁静，唤醒了
沉睡的大地。战士们迅速从四面
八方会聚而来，整齐列队，他们带
着对家乡的眷恋，迈着坚定的步
伐，途经竹坝、洪门，离开了这片
曾经洒满热血的土地，踏上了战
略转移的征途。

军号响起，10 月 9 日清晨，
已在兴国城南竹坝、洪门一带休
整了三天的红一军团战士开始
集合，这支由 19800 余名战士组
成的队伍，如同潜行的巨龙，启
程出发。队伍行至城南门，二
师政委刘亚楼与杨成武、赖传
珠 、王集成等团政委，一同骑
马，脱帽敬礼，告别兴国。

军号响起，刚从反“围剿”战
场撤下的红八军团 10922名战士
在社富集合。这个军团将在长征
中担负中央红军纵队的右翼后
卫。清晨，这支队伍在军团长周
昆、政治委员黄苏、政治部主任罗
荣桓率领下出发，送行的乡亲们
把煮熟了的鸡蛋、苞谷棒和布鞋
塞到红军战士手里、挎包里……

战士们安慰乡亲们，我们一定会
回来的……谁也没想到，60天后
血战湘江，这支一万多人的队伍
打得只剩下1000余人。

军号响起，月色朦胧的夜
晚，红五军团 12168 名官兵在社
富集合。10 月 18 日，他们在城
北的文溪、石富一线阻击着国民
党军的猛烈攻击，这是他们在西
线战场上，为第五次反“围剿”
进行的最后一场激战。他们刚
把防务稳稳地交给了江西红军

独立三团，便趁夜色从社富出
发，穿过赣县，前往于都……作
为红军的后卫部队，他们的背
影，是那样的刚毅，步伐是那样
的坚定。

军号响起，红军七个主力师
先后从兴国出发。在告别的场面
中，一个画面让人铭记。有个战
士被竿子牵着进入操场，军团长
彭德怀一看，心想怎么回事?这个
被牵的人，是兴国潋江镇人黄玉
昆。红军准备长征时，他在红三
军团机关里当文书。日夜行军，
他尾随驮文件的骡子，骡蹄子扬
起一股股尘土，沙粒钻进他眼里，
害得他眼睛红肿，看不清道路。
组织上要他留下，他却坚定地
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我不能
留下！”他让人用竹竿牵着他跟
着打前站的同志出发。1955年，
黄玉昆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常常
深情地感叹：“我是用竹竿牵过
来的将军。”

岁月悠悠 90载，红军长征的
足迹依旧烙印在历史的长卷上，
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永远激励
着新一代长征人，在中国梦的旗
帜下再一次出发。

出瑞金城，往西行。云石山脚
下，在赣江源头大小支流的环绕下，
坐落着一个红色名村——丰垅村马
道口。

我来丰垅村马道口，是为了探寻
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长征
突围转移作筹划、准备工作的那段至
今难以忘怀的历史。

在查阅史料和在丰垅村寻访的时
候得知，1934年 10月 10日晚，编入时
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为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纵队（亦称

“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的中共中
央、中央机关等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
向集结区域开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因而丰垅村马道口被当地人誉为“长
征第一村”。

红色的旗、红色歌、红色的云……
丰垅村马道口的一切浸染着红色的记
忆。站立在丰垅村马道口广场上那块

“长征第一村”巨型牌下，我的思绪飘
飞在赣江流过的漫长时光中。

时光回溯到 1934年 7月，时值中
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为激烈
的时刻，为安全起见，中央所有党、政、
军、群领导机关都从沙洲坝迁移到群
山环抱、地形隐蔽的云石山下。中共
中央政治局迁驻在丰垅村马道口的梁
氏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迁驻在云石山古寺，中革军委迁驻
在田心村。

1934年 4月底广昌失守后，因形
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
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
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
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在
《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 年春，李
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
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
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
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
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
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5月
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
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
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
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
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
前线的抵抗。”可见，从1934年5月起，
当时的“左”倾领导人，已经提出战略
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
到 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完全没
有希望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开始部
署战略转移。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
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
诗。回望这条红军用穿着草鞋的双脚
踩出的“红飘带”，人们不会忘记，90年
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突围转移
作准备工作的峥嵘岁月。

梁氏祠这一中共中央政治局旧
址，如今已开辟成一个纪念馆，叙述了
90年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
英、陈云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带
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筹划主力红军
撤离中央苏区前的兵员、物资、干部等
方面的方案而日夜忙碌的历史。

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策划者
和指挥者之一，对红军长征的胜利，起
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1934年 7月，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
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
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追赶红

军。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的话说
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何长工传》一书中记载，1934年
10月初的一天，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何长工，奉命来到丰垅村，周恩来对
他说：“‘南天王’陈济棠（国民党军‘围
剿’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电约我
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商定派
你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代
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
表举行密谈……”10月5日，双方经过
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
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
相借道五项协议。当红军西征时，陈
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
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
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
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
刻，周恩来下的这三步棋，为中央红军
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起
了重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三步棋，中
央红军突围就会受到强敌的阻击，不
可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实现战
略大转移。

从云石山古寺到梁氏祠，光滑的
青石上仿佛还留有串串马蹄印，宛若
时光的页码，沧桑而悲愤。当年，毛泽东
以大局为重，多次从住地来到这里，接
二连三向博古、李德献退敌之策，但他
的遭遇恰如当年的辛弃疾，“却将万宇
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然而，毛
泽东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他
仍时刻关注战火硝烟的军事斗争，亲
自到前方督导战事，以尽可能地减少
红军的损失。

山城会昌，是粤北赣南之间来往
的要道，它距瑞金不远，是中央苏区的
南大门，是粤赣省苏维埃党、政、军领
导机关所在地，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
泽东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领导下，
南部这边战线会昌“风景这边独好”，
与北部战线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
鲜明对比。

1934年 9月初，毛泽东来到于都
县，带病深入到茶梓、小溪、罗江等地，
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后来，中央红
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
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有一件事，还特别值得一提。在
云石山古寺，毛泽东花了近 1个月的
时间，写了《游击战争》的册子。红
军大转移时，这本册子下发到了各
部队。

其实，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工作虽
然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
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
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致使准备工作很
不充分，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建立
健全各级指挥机关，在补充兵员、物
资和部署游击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
的准备工作。

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猛烈扩大红
军、建立新的兵团、进行粮食和武器弹
药等物资准备的决定后，苏区各级党
和政府迅速展开了空前紧急的粮食、
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等的筹集
工作。当年“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
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
去上战场”的红色歌谣，正是苏区人
民革命精神的写照。苏区人民为中
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
员、物资，伟大苏区精神在红军突围
转移前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和细节中
得到生动呈现，充满了穿透时空、打
动人心的力量。

梁氏祠是有记忆的。在长征前
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红军主力突
围转移后，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
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
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
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
事处主任，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统
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
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金色的太阳，如一盘盛开的向日
葵跳出地面，天地间瞬间晴朗剔透。
伫立在丰垅村村口的瑞金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翘首凝望，纪念碑
主体为前后稍扁的方菱形，呈现“剑”
的造型，寓示冲破敌人封锁，把革命的
火种带出包围圈。纪念碑座上的一组
铸铜人物雕像，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将
士昂扬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念。

此时，我耳边响起美国作家、记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
闻的故事》一书中的感慨：“人类的精
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为理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
度唤起的人。”回望中国共产党带领红
军排除万难，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
伟大胜利，我不禁对丰垅村马道口充
满敬仰。

世事沧桑变幻，伟大长征精神
永存。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
刚过，秋意渐浓。

清晨，睡梦中醒来，起床，小跑
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身体
已冒微汗。

秋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
夜幕,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大地。镌
刻着“长征渡口”几个大字的石碑
伫立在静谧的于都河畔，微风吹
拂，河面泛着柔柔的光晕,河面上
的几条小船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岸边，两条绳索紧紧牵着小船。

“那年秋天，成熟的草，在青色
转黄的十月，编织成一双草鞋，将它
放在掌心，走回出发的那天……”

踱步至这东门渡口石碑旁，我
深吸了一口清新带着凉意的空气，
耳畔似乎传来了歌曲《从此》——红
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主题曲抒
情且激昂的旋律。

一个低头，仿佛回到了90年前
的那个斑驳的秋风瑟瑟的深夜。
脚下这些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
却深沉、浸润着红军战士鲜血与汗
水，镌刻着军民鱼水情的红石板与
青砖，仿佛在细细诉说着那段波澜
壮阔的岁月。

那个秋夜，于都的父老乡亲
们在渡口用大家捐出的门板、寿

板搭设浮桥；
那个秋夜，于都的父老乡亲

在渡口与刚加入红军队伍的儿
女、兄弟、丈夫依依惜别；

那个秋夜，于都的表嫂将连夜
赶制的一双双草鞋交到即将出征的
战士的手中；

那个秋夜，在于都集结的 8.6
万中央红军在渡口迈出了坚定
的、百折不回的长征第一步……

9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哪
怕是一个含泪挥手，一句“我等你
回来”，都被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

长河中，定格在每位中国人的记
忆中……

如 今 ，渡 口 依 旧 ，岁 月 已
逝。当年从这里出发的坚毅的
红军将士，或战死沙场或日渐老
去，那些搭设浮桥、献出门板的
乡亲，或已牺牲在那个冬夜或已
渐渐老去……

新时代新征程，永不停歇。
如今的于都人民，血脉中流

淌着红色基因，在璨如星辰的长
征精神照耀与激励下，正迈开新
征程的步伐，勇往直前，追寻那更
加美好的明天。

“妈妈，快来，这里真美……”
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打断

了我的思绪。一抬眼，只见一个
孩子踮着脚跑到渡口的石板台阶
前，小手指着河面。

这里真美。柔柔的晨光为渡
口的石碑、河边的小船和那张开
硕大枝丫的老榕树披上了一层金
纱，静静地伫立在那，似乎永远地
守望着这里的一切。

目睹此景，感觉眼眶有些湿
润，我揉了揉眼，许是秋露湿的吧？

我昂起头，迈开步子，柔柔的
晨光更强烈了，天更亮了，又是充
满生机和憧憬的一天……

永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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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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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关，一缕风从山顶滑下来

站在楚雄和大理之间风的垭口，一座山
从渔泡江底抽出肉身的骨头
牢牢锁住升腾的云雾
有人把“人头关”写作“仁头关”
中间隔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翻开史册，盐马古道
时间的齿轮，大面积含着泪水
乌鸦，杂草，伤口和血液，众多标签
卡在滇西南交通的咽喉
天日复一日阴，路年复一年湿

1936年4月，红六军团
匆匆路过孔仙桥，迅速踏平人头关

革命的旗帜在山乡高高飘扬
那一抹红，温暖如早晨的阳光
解冻冰封河流，催开鲜花芳香着四季

今天，我们走在长征的路上
一缕风，顺着阳光从山顶滑下来
用楚场河清凉的水滋润歌喉
用地地道道的彝族方言
唱着一曲红军长征过祥云的小调
有关春天，泥泞，有关诗歌和盐粒

红军墓，在山坡站成守望

碑记被敬献的鲜花遮住了大半
我看不清墓碑上英雄的名字
或许你是故意的
不想让后人把名字含在口中
一不小心就喊出疼痛，和滴滴鲜血

有人说，一个花季少年
把故乡的炊烟
折断在岁月深处
把自己磨成一粒种子
带着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憾
在向阳的坡上
用一抔红色土壤 年轻的生命
在风里雨里，守护山高水长

墓碑微凉，藏着无以言表的疼痛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天空下起牛毛细雨
虫鸣，鸟语，石头嚼着风声矮下去
桃树李树挂满青绿果实
紧紧挨着墓碑，在风中站成守望

顺着阳光的阶梯爬上去

走进黄草哨，要努力把自己收紧
让条石硬度高于头顶的蓝天
用窄窄的方言说出炊烟和朵朵白云
用一群牛，或一只鸽子
声音的细浪。摁住风奔跑的速度
任稳稳当当石阶上红色的沙砾
将灵魂和意志细细打磨

晨风的指尖触及斑驳老墙
撕开时间密密的针脚
把一连串小村的故事脱口而出
采风的人唯有保持内心纯粹
才能顺着小巷阳光的阶梯
找到故事中老宅寻寻觅觅的地址

深深的马蹄印

盐马古道，几寸深的马蹄印
是语焉不详的叙事
在凤凰箐和白沙坡村
松涛阵阵的诗行里埋下伏笔

嗒嗒的马蹄像极了善听的耳朵
收集鸟语，露水，革命者的呼吸
山泉越过青石板些许的破碎
和松树上多声部的蝉鸣
杂糅的声音借一把风的和弦
把岁月弹唱 从古至今

长征的故事溢满深深的马蹄印
路过的人，只要把小草，小花细瘦的文字
加几个鸟鸣和阳光温暖的韵脚
西风古道，必定能用破土的笔法
写一部关于历史的浩瀚史诗


